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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卷水史写纵横，
修史立德先贤心。
夙兴夜寐千百日，
筚路蓝缕不老情。

这是读完上下两卷《中国治水史诗》后的
即兴所占，翻阅这厚厚的两本有如《辞海》之
巨的大书，油然想到的是这个“工程”的难度
和编纂者们的苦心。

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世上高人
之品行。昔有司马迁老夫子为修史立言，忍受
非人之苦，千古传颂。然而，当我们面对熙熙
攘攘的当下、红尘滚滚的乱象，我们何有这种
勇气和定力。文化的承传者，高僧大德者何
在？

3年前，一个企业家和一位老作家，成为
这样的文化有心人和苦行者。

这就有了我们面前这部颇具分量的大书、
奇书。

面对这部书，使我想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
锦涛在清华大学讲过的一段话：“过去我们常
讲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现在水利的重要性远远
超出农业领域，还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
全、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由此，我们不得不钦佩企业家杨钦欢策
划编写中国治水史的远见卓识。

面对这样一部两卷 200多万言的 《中国治
水史诗》，评说它的分量，论及它的特点，难
用一两句话概括。且不说它对中国几大江河水
系全方位、多角度的描绘和书写，也不说它纵
横数千年、上下几万里的时空探寻、古今中的
资料的搜集和征寻，单是它诸多作者的名头岂
是了得？我们看到的是，一大批活跃在现今文
坛，多是有点头衔的作家们的一次集体行为。
他们从自己熟悉的题材和领域，或整体，或片
段，或一条水系，或几方跨地区的水域，或细
部深入，或面上扫描，考据、论证、描摹、思

索，有亲历见证，有索隐求微，有思辨反省，
林林总总，数十篇生花妙笔，把中国治水的历
史和现实，把最为丰富的水系河流，进行了全
面的描绘，进而对我国时下水利水害问题，作
了深入的思索和探寻。

因此，就其描绘的规模来看，这是一部关
于治水的大全，华夏治水，水害水利，史实人
文，无所不包。史上先民开河治害，筚路蓝
缕，后世赓续，可歌可泣，千古风流，彪炳史
册，于是，我们从这个“庞然大物”的写作
中，看到了作者们倾注心力的投入，看到了编
者殚精竭虑的运筹。如果说，《中国治水史
诗》显现了一种高迈的情怀和坚韧的精神，完
成的是一个集体协作的话，那么，我们前面引
用的“立德、立功、立言”的说法，最是体现
了这个行为的意义。当然，文章不免有参差，
有的冗赘，有的资料引用没太化开，但是，作
为一本集天南地北作家写水之大成，乃文坛一
奇观。

杨钦欢在 《序言》 中说：“从某种意义上
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从三皇五帝
到现在，哪个明君不以治水而获万民拥戴？”
诚哉斯言，这是对历史的一种概括，焉不是编
撰者的夫子自道？可以说，作为一件文化大
事，功德之举，写史立言，其意义不同寻常。
题名谓之“史诗”，史诗者，宏伟而大气也。
追寻历史，抒写今天，启示未来，立意在于谱
写一曲大家气象、史诗风流的治水赞歌。

说其大，是指其体量，巍巍乎高峻，泱泱
乎广大。眼界其高，站在历史的视角上，凝神
人类与生命须臾不可离开的物件，去探寻水之
于人类、之于自然、之于文明史的作用。尤其
是当今世界已是资源稀缺、生态受破坏，社会
发展也因之受制约，而探寻这家国民生大事，
其立意和主旨更显高远。言其广，是从神州大
地不同的空间，天南地北，数十篇文字，关涉
华夏大地所有水系，包罗闻名于世的大江河

湖，或者，治理难度史上可堪记录的，作为重
点。全书分为黄淮卷、长江卷、珠江卷、海河
卷、松江卷以及西部卷和东南卷等部分。其广
度与区域的展示，增加了书的分量。

我们还是从它的篇章开始探寻吧！开篇是
“黄淮卷”，也许编者的初衷是，作为炎黄子
孙，黄河是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先祖的摇篮，
尊祖为先，由此开篇。在这辑中，几位作家都
是重量级的，也多为时下创作力旺盛者，尤其
是写散文、报告文学，他们是好手、快手。熊
育群以散文的笔触，揭开了大禹治水的历程，
以回望的方式，对这个史上最伟大最亲民的治
水先驱者的精神、情怀、谋略进行了充分地文
学书写。大禹的形象在千百年的历史流变中，
款款地走来，历代历世，从统治者到庶民，从
史传到口碑，褒奖有加，这是一个华夏民族圣
洁者的形象。“大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
水成功的人物，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治水英
雄。”古代先民的神话，无论是治水的大禹，

还是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以及神农氏，
他们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最早生命力的展
示。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最先的敌人也
许是来自于水害，而与大自然的搏斗，变水害
而为水利，则促进了人类的文明。在这些先贤
们的奋斗中，折射了人与自然的特殊关系。或
者说，人类始祖，绵延至今，人与水，人与自
然，永远是一对矛盾，有理不清的纠葛。

当然，在这些篇什中，不独有对于治水行
为的歌颂，也对现实的严峻形势进行了清醒告
诫。陈桂棣的 《淮河的警告》，以“淮河流域
的水污染已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了”，这一振
聋发聩的声音，引人警醒。“淮河的警告”，实
际上也是中国很多的水系在污染和断流的严峻
形势下的警醒。黄河、淮河、河套地区，还有
黄海边的山东、引黄入晋的山西等，都开始注
意水污染问题的严峻性。在冷梦的 《中国梦
幻》、雪漠的 《石羊河与大凉州》、焦祖尧的

《大河走高原》、刘兆林的 《北疆水神》 等篇
中，从不同的角度书写了黄河水系、北方水系
的治理过程中，仁人志士们如何巧用智慧，努
力地变水害为水利的英勇业绩。同时表明，国
计民生，发展的要务，合理地利用水资源，治
水之后，长河安澜，民生便利。但是在环境日
益恶化之后，人们赖以生存的水，应该如何珍
惜和爱护，几大江河湖泊的现状，无不引起作
者们的思虑和警醒。黄土地上的治水之行为，
见证了华夏民族治水之艰辛。“黄淮卷”中最
明显的主题阐述是，人类发展，漫长的治水历
程，任重而道远，切实而严峻。

在“长江卷”中，有擅长全景扫描的何建
明，以《百年梦想》为题，记录了中国几代伟
人与三峡工程的历史。我们看到了，这条中国
最大的江河，在其演变发展的历史中，与国计
民生、国人福祉的紧密联系。为建造这样一个
时代的工程，当代人上上下下，为之殚精竭
虑，艰辛求索。为了造福于民，为了大江长河
的不再被污染，为了南北水利的平衡发展，治
水民生的重要问题引起了数代领导人的高度重
视，这在人类史上极为鲜见。当然，这条闻名
于世、中国最长的江河，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物
体，不如说是一个见情见性、有格有体的生
命。它流自于高原，奔腾倾泻于平原，有如人
体血管细流似的众多支脉，倾情于人口密集的

富庶地区，孕育着无数灿烂的文明和优美的自
然景观。读到这些生动地描写，从中不难体味
到作者的人文情怀，这是一部史书的另类诗情
表达。当然，与本书主题相一致的是，从治理
长江的岁月中，国人与这条桀骜不驯的大江，
以及众多的江河湖海，形成了一个共生共存的
关系。水的治理，或者水文化，实际上是人类
文明的一个全方位多侧面的表现。

如果说，在“黄淮卷”我们读到的是历
史，是先民奋斗的丰功伟绩，而“长江卷”以
及后篇诸多文章，则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年来治
水的坚韧与持久，也有历经磨难的民族精神不
屈的表现。我们读到的是，对于这人类的伙
伴——长江大河，其水利水害，对人类生存发
展的重要影响。水的利用，人类期望于斯，也
困扰于斯，其泽被于人，也祸害于人。所以，
当编者从两大江河——长江、黄河，另外选择
出来写珠江、海河、松辽、西部、东南各篇，
我以为，不只是地域上的划分，也是从更为广
阔的幅员上，对于中国水利事件的书写。君不
见，水的保护和利用，在现时日益成为最迫切
的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民族进步，以至
国家安全最突出的问题。编者从南北东西更为
广远的层面上，展现这治水的广度与深度，既
有中华的水文化多彩的一面，也有对紧迫的现
实问题丰富集中的展示，足见其匠心。

从纯粹的治水角度看，作为一个经济的或
社会的行为，有关部门重视，措施得当，投入
得力，就会有成效，就会出典型、出经验，这
无疑是一个现成的套路，也为现实所证明。但
是，当这么丰富生动地展示一个民族长久的治
水史，警示出紧要切实的现实问题，结集了蔚
为壮观的文字，而且被认为是填补了某种空白
的时候，我们既有思想的收获，也让我们体味
到一种别样的文化魅力：对于大自然的情感，
对于家乡故园的情怀，对于天人精神的敬畏，
对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忧思等。不
同的文学感悟，种种现实追问，铸成了这本大
书奇书的精神价值。

如果再简洁地概括，我认为强烈的史识意
识、丰富的实证资料、多彩的文笔、各见匠心
的文章构思，以及编纂者们的认真谋划、颇有
气魄的印制投入，是这部书一面世就得到极大
关注的原因。在此，表达一个读者的敬意。

远行 是一种与这个时代区别的决定……
远行 让我知道血肉之躯的伟大和渺小

——骆英：《人为什么远行》

我是一个站在巅峰俯视人生的登顶者
我呢 因而就永远站在了我的极点

——骆英《眺望北极》

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探险意义上的“登
山”历程，恐怕已无人可考了。不过按照常
识，应是在大自然不再是一种异己力量的时
候——就像黑格尔说的，是当“主体性”从自
然中逐渐分离和确立的时候。登山此时就变成
了一种“审美”的活动。然而他还说，“谈到
各种自然美，古代人比现代人谈得少些”，因
为他们主要是“从‘效用’的观点，把某些自
然事物提出来观察和研究”。如此我们便不难
理解，李白“一生爱向名山游”，除了愉情悦
性，放纵山水，逃离官场压抑和人世俗务，也
确还有早先魏晋时期遗留下来的“游仙”情结
在作怪。通俗地说，他是把登临山水看成对自
己身心“有益”的事情——甚至还可能得道成
仙，所以才乐此不疲的。

而现代人的探险似乎就变成了一种“纯然
的冒险”，一种“挑战自我极限”的活动。因
为这不但对身体“无益”，而且还充满危险和可
能的牺牲。据说世界上完成攀登七大洲最高峰
和南北两极的探险活动（也就是“7+2 运动”）
者，迄今为止不过 15 个人而已，而在这个危险
的旅途上倒下的人，则远不止这个数字。这使人
相信，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对于自然的审
美，已经远远超过了李白和黑格尔的认知范
围。“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
日，空中闻天鸡”，现代探险家们登山的情
景，可不是像太白梦中的情境那样轻松可爱，
而是用惊险、死亡和侥幸完成的生死穿梭。

因此，读到骆英的这本 《7+2 登山日记》
时，除了惊讶，我还有一种久久的敬慕和好
奇。我感兴趣的，除了这部诗集中所记录的惊
心动魄的登山历程，还有他——这个不可思议
的“审美主体”的个人动机。难道只是出于对
这种“少数人的运动”的热衷，抑或是对于

“超强度刺激”的兴趣吗？我想类似的猜测肯
定会是有理由的，因为就骆英的身份背景的特
殊性来说，这类猜测实属于自然而然。不过，
探险和寻求刺激的方式有千百种，难道非要用
这样“极限”的冒险方式，而且还要用“诗
歌”的文字来记录下这一过程不行？这使人相
信，骆英的确是在冒险的同时又实践着他的

“审美理想”，而且我甚至还认为，是这样一本
期待中的诗集在冥冥中支持着他，支配着他，
使他在许多难以坚持的时候坚持了下来，在无
法攀登的地方完成了攀登。

理解这些诗的过程，似乎也变成了一个
“模拟攀登”的过程，因为这并不容易。坐在
安稳的书斋里想象冰峰绝顶的无限风光，似乎
有些过于轻松浪漫，通常人们很难知道那景象
背后非人的艰险和绝地的畏惧；或是用了另一
种刻薄的“小人之心”，去猜测他人冒险的世
俗动机与功利心思，那就不止是变态，还有些
低级了。虽然，作者在诗中所使用的是刻意随
机化了的口语，有时甚至是“速记体”，但它
所传达的经验却非常人在“平常心”下可以体
味和感知的。因此，这部诗集对读者来说，也
变成了另一意义上的一座“冰峰”，需要用心
去体验其中的艰险和乐趣，体验其意念和情
志，以及那种出世的危险与高度。如果不能成
功 “ 登 顶 ”， 就 很 难 对 它 有 一 个 准 确 的 解
读——而那样的话，也就意味着自己变成了一
个精神上的失败者，一个面对勇敢者的自惭形

秽的猥琐者。
理解骆英的诗歌仍旧要从一个传统开始，

这首先会让人想到一个诗与“行动”互相统
一、互为见证的问题。用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话
说，便是“一次性的写作”——也即是“一次
性的生存”的见证和结果；用海子的话说，这
叫做“一次性的诗歌行动”。两种说法都强调
了“文本”与诗人的“行为”之间的对应与印
证关系，文本因为行动的见证与人格的践行而
显得非同一般。用通用的诗学概念来表述，这
应该叫做“生命本体论的诗歌观”。那什么是
生命本体论的诗歌观呢？就是生命足迹与诗歌
写作融为一体的诗歌观。19世纪浪漫主义者大
都是这样的诗人，比如雪莱是在横渡亚得里亚
海的时候死于风暴之中，拜伦则是死在希腊人
为反抗土耳其统治进行战斗的沙场之上，他们
都用富有冒险意味的行动，甚至是生命践行了
自己的诗歌，同时也因此终成正果，完成了他
们作为诗人的人格形象。

从这个角度看，《7+2 登山日记》 至少也
是一种“不可复制”的诗歌写作，因为这其中
有登山者生命的历险，有身体“在场”的证
明，它无疑也是一种难于模仿的“极限性的诗
歌行动”，或是一个“一次性的”“特殊的行为
艺术”。因为它所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本身就
含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含义与价值。当我们阅读
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它们
不是形而上的虚构、无中生有的观念传达，而是
在同时阅读那个冰天雪地中不曾畏惧和退缩的
人，阅读他在生命绝地的坚韧与诙谐、在死亡威
胁中的自信与豁达，甚至透过字里行间，读者还
可以嗅到他喘歇的气息，触摸到他冻僵或痉挛
的躯体，在极限体验中难以排解的垃圾情绪和
无意识活动……从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灵魂
震撼力和生命感动力的诗歌，是令人“读其诗
想见其为人也”的极限性文本。

“人为什么远行？”这是我在阅读骆英诗
歌、猜测他的登山壮举时最先想到的问题。毫无
疑问这里同样有一个古老的传统，远游、登临、
行吟，这都是自古以来中国和世界一切诗人行
走和写作的常态。登临山水不但会引发“思古幽
情”，而且也会产生出真正的“哲学情境”，一切
出世的情怀、跨越时空的感慨，大约都与身体力
行中的“登高”或者“远行”有关。人为什么远
行——在这场绝地的旅行中诗人发出了这样的
追问，我想他确乎是在自问，是在对世界的极
限式探寻、对生命的极限式挑战、对自己所处
的时代的叩问中，寻求确切的答案。

在关于阿空加瓜峰部分的诗章中，有一节
《远眺我们的时代》 让我找到了答案。它似乎
让我明白了，每日高居于“中坤大厦”顶端办
公桌前的骆英，为什么要爬遍世界的极地高
峰，他要了解什么，他对这世界和时代究竟有
什么疑虑和困惑。这些看似可以从理论上找到
答案的问题，在他这里却需要通过真正拉开距
离的观察、追索和眺望来求解。远游对他而言
就是“与这时代拉开距离”，就是“与世界相
对立”的态度，这同《红楼梦》中曹雪芹所表
达的想法其实是不谋而合的，当他以“不知几
世几劫”的长度和眼光去看这世界的时候，所
获得的答案也是一片雪地般“白茫茫”的景
致，只是那多半属于一个“堪破者”意念的幻
觉。而骆英，则是要实实在在地站“在异国的

高山上”，真切地望见远景中的我们这个时
代，“其实它白茫茫的什么也没有”：

它既美丽迷人让人留恋
又丑不堪言让人痛恨
它既无比繁荣地进入后人类时代
又无比残酷地你争我夺
它以哲学的明辨和经济学的公正表明现代性
又以文明的谋杀及全球化的推断伤害人的孩子
时代啊 你让我无比幸福又无比痛苦
无比明智又无比糊涂
在这遍布荒石的黄昏之夜
我为我的贪婪而深深恐惧

这似乎是一节姗姗来迟的“诗眼”，它表
明骆英花了如此纷繁的篇幅，来描述这场旅程
中纷乱而恍惚的经历，展现动荡和异彩的世
界，其目的与登山一样，最终获得的是一个

“远眺的整体”，它会完成对于细节的超越和遗
忘，而生成对时代和世界的“整体性”判断。

这多像是李白的“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
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这
场远行让他获得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来思考
世界、现实、时代和自我，一切真实与幻觉，
远景与近景，一切关于生命与死亡，物质与信
念的命题。

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出，在这登山背后，隐
含着诸如全球化、中国崛起、资本力量的蔓延
等问题，隐含着一个中国人寻找其民族自信与
精神自尊的心路历程……这一切都透示着，在
这样一个物质财富迅猛膨胀的时代，一个置身
其间的诗人，他的灵魂困惑与自我认知。所
以，他要以高出尘世喧嚣的高度，来确立其精
神和价值的地标。

但如果只是出于这个整体性认知的动机，
恐怕还不能支持着一个生命去跋山涉水，经历
万千艰险。正如他在《要出发啦》中不经意表
露的，“我希望借冰雪洗净苦难的记忆/我希望

在极点能搞清财富的意义”，能够激励他去攀
登、去挑战这些近乎无法企及的生命禁地的，
恐怕还是那些奇妙的微观体验，以及他堪称五
味俱全的内心隐秘经历。在这里，骆英张开了
世界和生命的褶皱，他的那些美好的或恐怖的
记忆，那些雄伟壮丽的或荒凉难堪的视觉，那
些目睹成功、失败、死亡、放弃的，或兴奋或
沮丧的经历，甚至是那些散布在圣洁之地让他
时时纠结和惦记的垃圾与粪便……这些混合的
五味杂陈的经历，使他真切地体味着生命与世
界的博大与脆弱、美丽与虚幻。

从这个角度我又宁愿相信，诗人只是纯然
地借这样一种极限式的方式，来扩展他对世界
和自我的认知，来更深入地理解和探查生命与
人性的各种极限的可能。这里有生死一瞬间的
转换（《山上的滑坠》《生不如死》），有亲眼目睹
擦肩而过的死亡景象（《关于死去的俄罗斯人》

《雪景与死亡》），有登山者对自己信仰和信念的
执迷与彻悟（《念经日》《想和骂》），有关于财富
与幻灭的频繁较量与纠结（《关于注意事项》《前
台的巴蒂莎》《不高兴的山友》），有对人间真爱
的思虑与确认（《0086的幸福感》《关于蕾拉的记
忆》），有对人性善恶的观察与辨别（《偷酒的中
国女人》），可以说，登山者是在借这个过程，去
精细而深长地探究生命的奥义，咂摸人世的诸
般滋味，同时也对自己的内心和灵魂进行反照
和解剖。

这是出人意外且非常迷人的处理。骆英并
未因为有登山的壮举，就把自我单面地描绘为
一个天地间的圣徒和英雄，而是以常人之心，

“全方位”地袒露了自己各种经历、心理及无
意识活动。这恰好真正张开了这部诗集的经验
空间和生命意境，使之展开了世界与生命、物
质与精神、人性与意志、欲望与信念等各种命
题的复杂性。在《想和骂》中，骆英用故作调
侃的句子写出了他内心的纠结：

轮到骂自己的时候
往往是在登顶前夜
那时 你在怀里捂着自己的袜子
骂着自己是天下第一等傻蛋
心中就涌起起身下撤的冲动
然而 在山下回望顶峰之际
你会为自己的坚定而感动落泪

在这类诗句中，骆英不忘把自己写成一个
时时流露着人性弱点的常态式角色。正是这样
一种定位，使他不只是一个遗世独立的、仅与
自然对话的诗人，而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返身与
人间世界对话、与世俗的一切景象对话的诗
人。而惟其如此，他才更加真切地接近并且呈
现出了这个复杂和纠结的世界和时代，呈现出
人性与生命内部的丰富景观。让我们记下这些
句子——

一切都正在来临了
富有与贫困
孤独与快乐
在二十一世纪的圣诞前夜

——《圣诞前夜》

这极地的冰原让我心痛

这里从来没有过战争和屠杀
新丛林法则在此不适用
在没有人类的地方为何如此宁静

——《我带着伤感走在极地》

显然，和古代那些登临山水忧怀天下的诗
人一样，登山带给了骆英一种深切的“哲学处
境”，使他有站在这孤独的星球上思考人类生
存与前途、思考其生存伦理的一种境地，这也
就是他所说的“我终于可以远眺整个时代”的
体验吧。但是与古代的诗人相比，骆英却不只
是牵挂和忧虑着世界，而是时时会把灵魂解剖
的利刃伸向自己：

在普塔的天空渐渐明亮的时刻
我看到我的四肢变成兽爪

——《我静静地观察我的四肢》

雪夜呢 依旧没有黑暗
这可使我不知所措
就像面对永远没有怨恨的爱人
我总感到自己有罪

——《雪夜》

天哪 山上山下的我是不同的杂种
那种文明与野性的混乱
那种富有与苦难的结合

——《另一个世界》

假如说骆英的登山探险与诗歌中确乎包含
了某种“现代性”特质与意蕴的话，那么应该
是在这里。向外的追寻与感慨，始终伴随着向
内的自省与叩问。这种对话产生的丰富的灵魂
意蕴，使这场此岸与现世的登山，同时也成为
了彼岸与精神世界的登山，变成了人性与灵魂
世界的漫游，变成了一个“现代人”对生命伦
理、对自身的反思。同时它还意味着，在这个
正发生着迅猛巨变的时代，一个正日渐“深入
世界”的中国人的思索，以及他背后一个古老
而日渐成长的民族，他们的某种具有“心灵
史”意义的精神记录与追寻。

作为一种“速记式”和“口语体”的诗歌
文本，《7+2 登山日记》 的风格无疑是浅近和

“消费性”的，它并不刻意构筑语义的隐喻性
与暗示性，甚至在某些局部它还刻意地掺入了
粗砺的、甚至粗鄙化的因素。假如我们从某种

“纯诗”的角度去看待它，当然是可以加以挑
剔的，至少会认为它的内容和句子还可以锤炼
和推敲。但转换一下角度看，这种刻意的粗疏
与粗砺也许又是有理由的，因为它确乎是在追
求一种被叫做“整个时代”的庞杂性的景观和
集合性的经验。假如字斟句酌、精研细磨，反
倒会失去其某种“异质混合”的性质，会与这
个消费性与“速食主义”时代拉开了距离。所
以，其几乎不加深度设置的“一次性阅读”式
的文本体征，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消费时代

“的合理和智慧的处理，一种“后现代式的冒
险”基础上的“后现代性的身体写作”。

不过，这种“身体性”的见证和在场的写
作，不论其具有怎样特殊和巨大的“物质支
撑”，它与传统的“中国写作”，与中国古代诗
人们的那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式的人生
与写作方式，仍是一脉相承的。它仍旧会使我
们相信，最终完成写作的不是纸和笔，而是在
场的身体和生命实践。因此，当骆英说这些诗
是“拿命换来的”时，我们应该向它致敬，因
为它包含了身体力行的经验，包含了写作者用

“行动”来参与创造的努力。
它们证实着，“我就永远站在了我的极

点”这样的说法，绝不是自夸。

“我终于可以远眺整个时代”
——关于骆英的诗集《7+2登山日记》 □张清华

修史立德不老情
□王必胜


